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朝天门的“门”
阮红成

大 美 重 庆

福报
殷贤华

诗 绪 纷 飞

朝天门，对一个刚来渝中区工作不久的我来说，是仰慕已久的。早就听说这里是
重庆的眼睛，是山城的灵魂，是看这座城市的第一扇“门”。

可是眼前，并没有一扇真正有门框、有门环的木门或者石门。看到的，是一片浩
浩荡荡的天光水色。长江和嘉陵江，两条脾气完全不同的大江，就在我的脚下紧紧拥
抱在一起。一急一缓，缠绵交融，再也不分开，朝着东边云雾蒙蒙的方向，滚滚流去。
这宏大的江景，这像大门一样的缺口，这城市和万里山河的初次见面，不是“门”，又是
什么呢？

我的身边，是热闹的人间。这个平台，这个新建的广场，平整又开阔，大得仿佛能
装下一整个秋天的风。早就不是老照片里那样——石阶歪歪斜斜，缆绳交错，货箱和
扁担挤成一团。老人们穿着雪白的绸衣，慢悠悠地打着太极拳，手臂在空中划出圆润
的弧线，好像要把眼前的江水也一起揽进怀里。孩子们的笑声像一串串清脆的铃铛，
他们追着、跳着，红扑扑的脸蛋，是清晨里最鲜亮的颜色。有几个年轻人，靠着线条流
畅的栏杆，举着手机，把自己和整个城市的背景拍在一起；他们不说话，只是笑，那笑
容里，满是藏不住的安稳和满足。这里，既是看得见山、望得见水、留得住回忆的地
方，也是承载着历史、展现着现在、迎接着未来的重庆名片。

这就是朝天门的“门”了。它不再是迎接皇帝使者、接收圣旨的那道严肃、让人不
敢喘气的官门。它成了老百姓的家门，一扇向着生活、向着快乐敞开的门。门里面，
是他们的晨练、他们的玩耍、他们悠闲的远望；门外那万里的江涛，也好像只是他们家
门前一幅更壮丽的画。我突然感到，这一门之隔，隔开的原来是两个时代。从前的
门，是隔阂，是等级，是遥不可及的权威；如今的门，是融通，是共享，是伸手就能碰到
的幸福。

我的目光，不由自主地落到广场尽头，那几级更高的台阶上。那里，零散地站着
几个人，穿着同样的白衬衫，同样的深色西裤，正对着脚下的江水和对面的楼房指
点。他们站得并不显眼，但那种认真专注的神情，和周围轻松的气氛有点不一样。其
中一位，头发白了一大半，背却挺得笔直，双手叉在腰上，正听着旁边一个年轻些的同
伴说话。他时而点头，时而抬手，指向江心某个地方，或者更远处那片正在崛起的新
城。

他们是在看什么呢？是在看江上来来往往、打扮漂亮的游轮吗？那些游轮载满
了各地来的游客，正把“朝天门”这三个字，当作重庆最响亮的名片，传向四面八方。
或者，是在看更远处，江边那些巨大的、静静站着的龙门吊，和密密麻麻的集装箱？那
些是这座城市跳动不止的血管和骨架，是城市繁荣的无声宣告。

看着他们，我忽然想起昨天在街边小店里听到的一段闲聊。那是一家开在陡峭
石阶旁的老茶馆，桌椅都被磨得发亮。几个老茶客，用浓重的重庆话，在缭绕的水汽
里摆龙门阵。说的不是什么国家大事，倒是他们街道这几年的变化。

“我们那条老街，以前坑坑洼洼的，下雨天水都能淹到膝盖。”一位老汉说，“现在
好了，街道干部带着人，把路修得平平整整，两边还种了花。”

“就是就是！”旁边一个戴眼镜的人接过话，“去年搞老旧小区改造，那些年轻党员
挨家挨户听意见，忙前忙后大半年。你看现在，外墙刷新了，电线埋到地下了，还装了
电梯。我们这些老家伙上下楼方便多了。”

我不禁向历史的深处望去。这朝天门，何曾有过一刻真正的平静呢？在那战火
纷飞的年代，这里是出征的士兵最后回望家乡的地方。我仿佛看见，一队队穿着褪色
军装的年轻人，从这里上船东去，他们的背影在江雾里渐渐模糊，只有腰间的皮带扣
还在晨光中微微发亮。那时的门，是“壮士一去不复返”的悲壮之门。

这门，也是抗战时期运送物资的生命之门。曾经，那些皮肤黝黑、身体结实的工
人，和来往的军人一起，扛起了一个民族的希望。那时的繁荣，是一种同心协力、坚韧
顽强的繁荣，像军人扎紧的绑腿，一步一步，走得结实。

如今，在这和平的年代，军人的色彩依然点缀着门前的风景。不远处，一个身姿
挺拔的年轻人扶着他年迈的爷爷，老人胸前戴的纪念章在阳光下微微闪光。更远些，
几个穿着旧军装的老者聚在一起，望着江面，也许在回忆他们曾经守卫过的山河。那
紧绷的绑腿，已经松开了，变成了广场上老人手中舒缓的太极扇，变成了孩子脚下滚
动的彩色轮。那离别的呜咽声与艰辛的号角声，也早已被游船上旅客们的欢笑声代
替。

我正想着，高处的那几个人好像商量完了。那位花白头发的长者最后看了一眼
江面，转过身，竟然沿着台阶，慢慢朝着我们这热闹的广场走来。他的步子很稳，带着
军人般的沉稳，脸上是一种思考后的平静。他没有走向停在一旁的黑色轿车，而是直
接走向广场边上一个挂着“两江游”牌子的旅游服务点。

几个穿着统一制服的年轻人正在热情地给游客办票、回答问题。看见长者过来，
一位像是负责人的年轻女子立刻迎上前，脸上带着专业又真诚的微笑。长者弯下腰，
用纯粹的重庆话，温和地问：“小妹，最近游客多不多？”

“多！比去年这时候又多了不少，”年轻女子声音清脆地回答，眼里闪着光，“特别
是夜游项目，特别受欢迎。游客们都夸重庆夜景漂亮，说我们的服务也周到。我们还
收到了很多建议，正在规划新的特色航线呢！”她一边说，一边指着服务台上的宣传册
和电子屏幕，上面正滚动播放着两江两岸灿烂的夜景。

夕阳，不知什么时候已经落到了西边的山后，把最后一片绚丽的霞光，尽情地洒
在江面上。整条大江，仿佛流淌着融化的黄金与火焰。对岸那些摩天大楼的玻璃墙，
反射着这壮丽的光芒，像一串被点燃的、巨大的火炬，宣告着这座城市的夜晚，即将展
开另一幕繁华。那几艘灯火通明的游轮，已经慢慢离开码头，载着满船的惊叹和欢
笑，滑进了那片金色的画卷里。 （作者单位：重庆市渝中区人武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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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把蜡梅带回家
谭腊梅

梅花无意把枝伸/朵朵花开不染尘/
冰清玉洁本天真/独领风骚不争春

写蜡梅的诗很多，唯这首是我最爱。
或许因为我也叫腊梅，名如花，花似名，这
缘分，总让我对它多一份静默的亲近。

前些日子听文友说，在重庆北碚有个
静观蜡梅博览园，那里的蜡梅有几十个品
种。于是，我一直心心念念想去北碚观赏
蜡梅。

一个冬日周末，我约了几位好友一
起，在这蜡梅盛开的季节，我们赶去蜡梅
博览园，看到了满园的各种梅花，我在这
里洗心又洗肺。

园中梅意正浓，我们走在小路上，左
右两边盛开的蜡梅，微风拂面，香气随风
钻进口鼻，渗入心肺，让人肺腑通透，心神
俱静。我真想躺在这片幽香之中，让满身
上上下下里里外外都沁满蜡梅花香，让魂
也染上梅的气韵。

走出梅园，公路边有很多花农在卖蜡
梅，我挑了两束茎杆粗朴，花苞密实的，像
是把整个梅园的静气都握在了手里，我决
定把这两束蜡梅带回石柱家中。古有杜
甫折梅寄远，而今，我也折梅赠己。

归途漫长，我小心翼翼护着两束蜡梅
花，先坐地铁，再坐动车。一路上，我像护
婴孩一样护着蜡梅花。上下车人群拥挤

时，我将梅花高举过
头，坐在车厢时，我把
梅花轻轻倒立放在旁
边，用我的身体护着
它。我成了最显眼的一位乘客，回头率高
涨，邻座的人轻叹：“好香啊！”我微笑点
头。

回到家中，插瓶，注水，加几粒盐，放
在桌子中央，精心养护。从此，每天清晨
在香气中苏醒，让人心情大好，美好的一
天就在身心愉悦中开始。每晚回家，推门
进屋，一袭梅香扑面而来，家的味道不一
定是炊烟，也可以是梅香。

北碚的蜡梅，在我石柱的家里静静开
了十来天，没有凋谢的迹象，依然盛开着，
香气依然弥漫在屋子里。偶而心情纠结，
走到花瓶前站一会儿，那些褶皱就被梅花
香气熏软、抚平。

有些风景只适合远观，有些心动只适
合收藏。而我却把蜡梅带回家，因为我带
回家的不只是一束花，不只是将清香从自
然带到人间，更是一个清冽而温柔的提
醒：生活可以这样静，这样香，这样不争不
抢，却自有芬芳。

腊梅爱蜡梅，是巧合，也是缘分。我
在它的香气里，认出了自己本该有的模
样。 （作者单位：重庆石柱县政协）

外婆坐在不老松下
嘴角漏的，定是南山的风
外婆常常喊错儿女的小名
比如光琼喊成光珍
光华喊成光强
多值得炫耀呀
儿女八个 个个生龙活虎

这是外婆一生修渡的东海

喊错名是多么幸福的时刻
舅舅、姨娘个个随母，也乱喊
有喊老妈的，有喊妈咪的
有喊娘亲的，有喊皇额娘的
声音稚嫩，几十岁的人
似乎瞬间回到外婆的襁褓

暖

深夜，我挑灯疾书

窗外袭来一股寒流

我正待起身，窗门已自动关上
我不知道这出自风的手
还是外婆的手

屋内暖和起来
我笑了，墙上的外婆
正笑吟吟地看着我
（作者系中国作家协会会员）

地铁沿线
林 勇

（外一首）

广场很幸福
街上有湖、有霞
人人面善心和的
古镇，迎送八方来客

大石、冉家两坝
早无巨石、古宅可寻
只有耸峙的高楼

还是梅妻鹤子的高人
曾以此为家

只有华岩寺、红岩村
石桥铺、园博中心……
还能想见一座庙
一段历史、一个历久的街市
一处人造的景观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今日我怀有愧意
无数次坐在树荫下
草坪上，看书，歇凉
它没有一丝怨由
每次都捧着温婉的词句
包容我的踩踏和理所应当

放眼望去，大片的绿意

在唯美主义的画面浮现
近处小朵儿小朵儿的白蘑菇
在细小的结缕草间隙
挤占几毫米的空间
它饮雨水长大

一只白色小蚊
在蘑菇顶端，吹着晨风

这蘑菇是不是它的悬崖
草叶上的露珠
指引我说出晶莹
清澈的眼眸
看到的人间
一直住在我的诗里
（作者系重庆市作家协会会员）

结缕草
王景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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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条路，名唤和睦
是道路比人更知天性
还是人类对其太多寄寓

起点站跳磴
己无磴可跳，脱离物象的
地名，只剩满满的猜想和回忆
丹鹤，是有过神鸟驻足


